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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土高原与八百里秦川之间袁有
一群人袁把一生交给了大地遥

你问他们是谁钥你只需去看那些钻
塔遥它们立在沟壑纵横的梁峁上袁立在
风沙扑面的戈壁边袁像一支支沉默的巨
笔袁在天地间默默书写遥塔尖的灯光袁在
深夜里亮着袁微弱却恒久袁宛如落在地
上的星光遥

七十多年袁一代又一代人袁背着行
囊走进这片土地遥 来时还是青涩少年袁
归去已是满头白发遥他们的青春没有留
在城市袁而是深深楔进岩层袁与煤炭尧矿
石尧亿万年前的大地故事袁紧紧长在了
一起遥

老一辈人常说袁干这行袁心里装的
不是节日袁是地层遥逢年过节袁井下的钻
机不会停歇袁 井上的思念也从未断线遥
他们在数百米深的巷道里迎接新年袁在

风沙漫天的戈壁上遥望故乡遥那盏钻塔
上的灯袁替他们守着团圆袁也替他们望
着远方遥

后来袁年轻人来了遥他们背着新式
仪器袁说着新鲜词汇袁眼神里却有着和
老一辈人同样坚定的光遥老师傅把手上
的茧子与手艺一同传下去袁什么话都不
必多说要要要到了井下袁轰鸣的钻机就是
最好的课堂遥一代教一代袁一辈传一辈袁
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出的本领袁就这样亮
亮堂堂地接续传承遥

这些年袁很多东西都变了遥锤子尧罗
盘尧放大镜被收进陈列柜袁无人机飞上
了天袁精密仪器能野看冶穿地底遥但有些
东西始终未变院 对大地的敬畏没变袁对
万家灯火的牵挂没变遥

汛期来临袁 他们在山间奔走袁 排
查每一处裂缝袁 守护村庄平安曰 探矿

队伍走向更远的地方袁 从煤炭到金属袁
从地下到空中袁 足迹越拓越宽遥 他们
始终记得袁 每钻一口井袁 都要把土地
恢复成原来的模样遥 探得出矿藏袁 更
要探得见青绿要要要这是地勘人留给后
人的郑重承诺遥

有人问袁苦吗钥他们笑笑袁指向远处
的钻塔遥塔尖的灯光依旧明亮袁在夜幕
中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遥

是啊袁大地深处没有光袁但地勘人
把自己活成了光遥 他们用一生的时间袁
在大地上钉下一枚枚坐标袁 告诉后来
者院这里袁埋藏着能量曰这里袁流淌着温
暖曰这里袁曾经有一群人袁以青春为时代
探路遥

风吹过井架袁呼呼作响遥那不是叹
息袁是大地深处的回响袁是一代代地勘
人写给时代最深情的情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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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 书 里 的 春 天
殷 马春晖 渊甘肃局地研所冤

老屋的背阴处袁 斜靠着一个被遗
弃多年的石槽遥 不知道是哪一年用来
给牲口喝水的袁 如今槽内盛着半槽雨
水袁边上长满了滑腻的青苔遥它藏得偏
僻袁终日晒不到阳光袁平日里几乎不会
留意它的存在遥

一个无聊的下午袁 烦心事缠得人
心头发闷袁 我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踱
步袁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处阴暗角落遥
心里的郁闷袁 恰与这潮湿阴冷的天气
两相映照袁我蹲下身袁望着石槽内壁湿
润的纹路袁渐渐出了神遥

这才看清了那片苔遥
不是零星几片袁而是薄薄一层袁紧

密地贴在冰冷的石面上袁 像给石头裹
上了紧身衣袁颜色偏深袁是接近墨色的
绿遥午后的微光从高墙檐角漏进来袁落
在苔痕上袁 那深沉的绿竟透出一丝温
润的光泽袁似无数细小的翡翠粉末袁细
细密密地附着在石壁上遥

静静地注视着袁 才发现这被人遗
忘的角落里袁生命之舞悄然绽放遥它们
没有阳光的照耀袁 只靠槽内积下的雨
水勉强滋养袁守着坚硬的石槽袁困在阴
暗潮湿的方寸之地遥可仅仅是一滴水尧
一缕光就足以让它们在岩石缝隙间扎
根袁紧贴着冰冷的岩壁袁铺展出一片宁
静的绿意遥

它们不结果袁也不开花袁生长是平
缓的尧舒展的袁一寸一寸沿着石面的生
存线铺展袁 把最贫瘠坚硬的石面变成
了自己的生命领地遥那绿不张扬尧不艳
丽袁是经岁月沉淀尧在黑暗中淬炼出的
内敛与坚韧袁藏着不卑不亢的生命力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袁 心头的烦
躁竟随着这无声的凝视慢慢消散了遥
忽然觉得袁 自己的忧愁比起这石槽里
的苔藓袁实在是轻得多袁也矫情得多遥

站起身时袁双腿已有些麻木遥最后
望一眼那片墨绿色的苔藓袁 它们依旧
静静地贴在石壁上袁 在那一丝微光中
泛着幽润的光华遥 转身走出阴暗的角
落袁回到洒满阳光的院子里袁心里的郁
结也散去了袁 只剩下被茸茸绿意包围
的一片宁静与力量遥

苔

藓

照

心

殷

廖
柳

奏江
西
省
地
质
局
第
三
大
队
揍

大 地 深 处 的 星 光
殷 安 迪 渊陕煤地质一八六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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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上走了一遭袁风依旧带着几
分硬朗遥

说是春风袁 拂在脸上却少了温润袁
倒像冬天一桩未了的心事袁 磨磨蹭蹭袁
不肯彻底散去遥 堤岸的柳树袁 远看笼
着一层若有若无的鹅黄袁 走近了才见
枝条上缀着米粒大小的芽苞袁 紧紧裹
着袁 恰似怕冷的孩童袁 缩在袖中不肯
舒展指尖遥 此时的黄河水反倒清了许
多袁 褪去冬日的浑黄袁 泛着淡淡的青
灰袁 静静流淌袁 无波无澜袁 亦无声势袁
只沉着神色袁 仿佛在思索一道亘古的
谜题遥

北国的春袁 大抵如此遥 它不给你
痛快袁 不给你惊喜袁 只是缓慢而克制
地袁 一点一点将冬天从枝头尧 从大地尧
从人的骨缝里往外挤遥 挤得慢袁 你便
看得清它的挣扎袁 也看得清冬天的顽
固遥 这个过程袁 是不大好看的袁 像一
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袁 双方都疲惫袁 谁
也不肯先让步遥

河边空地上袁 几个孩子在放风筝遥
风筝飞得不高袁 在半空里打着旋儿袁忽
上忽下袁像拿不定主意遥线在他们手里
松一松袁紧一紧袁风筝便也进进退退遥望

着这一幕袁忽然觉得这像极了人生要要要
我们何尝不是被一根线牵引袁在命运的
风里浮沉钥有时以为已扶摇而上袁一阵
风来便骤然跌落曰有时拼尽全力想要高
飞袁却终究被线绳所限遥那些飞入云端尧
不见踪影的风筝袁 多半是断了线的袁可
断线之后袁 归宿也不过是挂在枯树枝
头袁或是坠入黄河袁随波逐流罢了遥

春天在古人的书里袁 总是好的遥我
读叶诗经曳袁读到野春日迟迟袁卉木萋萋袁
仓庚喈喈袁采蘩祁祁冶袁便觉得那才是春
天该有的样子袁温暖尧明亮尧热闹遥可是
兰州的春天袁野迟迟冶是真袁野萋萋冶却还
早得很遥我又想起叶论语曳中曾点说的院
野莫春者袁春服既成袁冠者五六人袁童子
六七人袁浴乎沂袁风乎舞雩袁咏而归遥冶这
样的春天袁 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遥那
是一种从容的尧丰裕的尧无忧无虑的春
天袁像一块上好的丝绸袁光滑尧柔软袁没
有什么褶皱遥

若要用三本书来比喻兰州的春天袁
我想袁第一本该是叶庄子曳遥它让你以为
春天是自由的尧逍遥的袁可以野乘天地之
正袁而御六气之辩袁以游无穷者冶遥可是
你在风沙里站一会儿袁便知道这自由是

别人的袁 你不过是在无穷里打个转袁还
得落回地上遥

第二本袁当是叶史记曳遥太史公笔写
兴衰成败尧英雄末路袁字里行间尽是苍
凉遥兰州的春天袁亦带着这般气韵要要要
它不是江南那种润泽的尧蓬勃的尧新生
的春袁 而是一种从荒凉里挣扎出来的尧
带着历史尘土的春遥 看白塔山的黄土尧
黄河岸的细沙袁 便知这片土地千年未
改袁人间悲欢袁不过是风中一粒微尘遥

第三本袁 却是 叶呐喊曳遥 是的袁叶呐
喊曳遥因为在这看似冷漠的尧迟疑的春天
里袁我总隐隐地听到一种声音袁像是从
地底下传上来的袁沉闷袁却有力遥那是生
命要破土而出的声音袁是冰要解冻的声
音袁是柳条要抽芽的声音遥这声音不大袁
却执着曰不远袁却真切遥它让我觉得袁春
天终究是要来的袁不管你信不信袁它都
在那里袁一点一点地靠近遥

返程时袁天已经暗下来了遥风停了袁
空气中竟有了些湿润的意思遥路边的小
摊上袁有人在卖烤红薯袁香气在冷空气
里格外分明遥我买了一个袁捧在手里袁暖
意顺着掌心慢慢地爬上来遥

忽然想起一件事要要要来的路上袁看

见墙角有一株草袁已经绿了遥不是那种
嫩绿袁是带些黄的尧怯生生的绿袁在砖缝
里袁悄悄地探着头遥

它不问风沙袁也不管什么野遥看近
却无冶袁只是绿了遥

这便是春了遥不在诗书里袁不在比
喻中袁只藏在砖缝间尧风沙里袁在你不经
意的一瞥中遥

绿了袁便是绿了遥

钟楼的铜铃敲响

椰林举起绿烛袁为落日加冕

浪花写着潮汐

海风拆开海平线的信笺

带来火山岩与海盐的呼唤

天空烧成老爸茶的糖罐

橘红漫过骑楼袁往事结成琥珀

世纪大桥托住火烧云

把暮色剪成游动的碎银

旅人啊

请放慢脚步

看大道铺开金色的长毯

仰望这液态的火焰

我们终将在暮色里与灵魂相见

夜色浸透清补凉的碗

渔火在海滩织成星河

就算明日浪花重写绚烂

我心深处永留这椰风霞光

海 口 的 橘 色 信 笺
殷 张昕瑶 渊陕煤地质天地公司冤

基 石
殷 房永雯

渊福建省龙岩地质大队冤

在八闽红土地上
回响着政绩的声音
有踏遍青山的年轮
有沉入河海的根基
有屋檐下的一缕缕炊烟

野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冶
清澈纯粹的一句话
像闽江源头的初心
顺着数不清的支流
怀揣梦想奔向千家万户

用一滴水的方式思考
不追求瀑布的喧嚣
只问能否渗进干涸的土地
以一棵榕树的姿态生长
不急于一日的参天
先把根深深扎进广阔的土地

总有真心实意
夹页在野晋江经验冶里
标注实实在在尧心无旁骛做实业
舒展在生态省建设长卷里

闽山闽水的党员干部
从大山深处到海岸沿线
从革命老区到特区前沿
鲜红的党旗飘扬下
反观自照什么是正确

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后
荒山变绿的朴实笑容
是三明医改推开后
百姓看病不再贵的愁眉舒展
是把好事办好尧实事办实

我们校准每一个脚步
走好每一段征程
用忠诚干净担当
扛起每一份责任
汇聚无数信仰坚定的基石力量


